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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機
構
專
門
為
臨
終
病
人
完
成
心
願
，

讓
他
們
在
無
憾
的
安
寧
心
情
下
離
開
人
間
，

實
在
很
有
意
義
。
無
憾
，
應
是
人
生
完
美
的

句
號
。

我
很
喜
歡
的
一
齣
電
影
是
日
本
一
九
九
八

年
拍
攝
的
︽
下
一
站
，
天
國
︾。
故
事
講
述
每
個
人

死
後
在
前
往
天
國
前
，
都
會
到
一
個
寧
靜
的
中
轉

宿
舍
，
那
裡
有
輔
導
員
請
剛
去
世
者
選
一
段
自
己

人
生
最
寶
貴
的
回
憶
，
由
那
裡
的
攝
製
隊
將
回
憶

拍
成
電
影
，
讓
他
們
重
溫
一
遍
，
然
後
帶

這
段

美
好
的
回
憶
前
往
天
國
。
為
此
導
演
是
枝
裕
和
訪

問
了
五
百
人
，
原
來
每
個
人
對
人
生
的
所
謂
最
美

好
都
有
不
同
的
選
擇
，
但
大
都
不
是
甚
麼
轟
轟
烈

烈
的
事
，
也
不
是
升
職
、
發
達
；
反
之
，
多
是
細

膩
的
生
活
小
節
：
與
所
愛
迎
風
坐
電
車
，
穿
紅
裙

跳
舞
，
靜
賞
櫻
花
，
安
躺
母
懷
等
與
親
人
在
一
起

的
時
光
。
他
們
回
憶
一
生
，
原
來
平
安
、
寧
靜
是

最
美
好
的
，
實
在
發
人
深
省
。

我
想
，
天
國
就
在
人
間
吧
，
我
們
處
於
最
愉

快
、
甜
蜜
和
難
忘
的
光
景
時
，
就
如
同
在
天
國

了
。我

也
想
，
每
個
看
電
影
的
人
都
會
像
我
一
樣
，

想

：
如
果
是
我
，
會
選
擇
哪
一
人
生
片
段
？

為
臨
終
病
人
完
成
心
願
，
同
樣
是
為
他
們
留
下

美
好
回
憶
，
並
帶

這
片
段
到
天
鄉
。

我
們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人
生
終
結
距
今
天
有
多

遠
，
不
妨
也
問
問
自
己
，
有
甚
麼
心
願
未
完
，
身

體
力
行
去
成
全
，
別
等
將
來
要
別
人
來
幫
忙
達

成
。我

也
問
家
人
、
朋
友
，
尤
其
是
長
者
，
他
們
有
甚
麼
心
願

未
了
，
盡
力
為
他
們
如
願
，
讓
他
們
也
能
此
生
無
憾
。
最
高

興
的
是
父
母
皆
告
訴
我
，
他
們
最
大
的
心
願
都
實
現
了
，
這

樣
的
人
生
，
實
在
太
美
妙
。

如
果
你
認
為
自
己
的
心
願
太
大
、
要
求
太
高
、
太
難
實

現
，
除
了
在
未
知
有
多
長
的
日
子
內
努
力
去
達
成
外
，
還
可

以
調
較
一
下
自
己
的
價
值
觀
，
可
能
現
在
所
擁
有
的
一
切
，

已
是
人
生
最
美
好
的
了
。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帶 美好回憶到天國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在
一
家
圖
書
館
見
到
有
人
送
的
題
字
，

曰
：

以
貪
字
讀
書

以
悔
字
改
錯

以
吝
字
防
口

以
媚
字
奉
親

這
是
摘
錄
前
人
格
言
而
成
，
怕
會
有
斷
章
取
義

之
失
。
若
只
知
這
四
條
，
看
上
去
實
在
字
字
都
是

病
。
原
來
的
﹁
全
本
﹂
還
有
﹁
以
聾
字
止
謗
﹂、

﹁
以
盲
字
遠
色
﹂、
﹁
以
疑
字
窮
理
﹂、
﹁
以
刻
字
責

己
﹂
等
等
，
這
幾
條
就
絕
不
會
引
起
誤
會
。
對
誹

謗
聽
而
不
聞
、
對
不
正
當
的
美
色
視
而
不
見
；
做

學
問
時
不
盲
從
權
威
而
勇
於
懷
疑
；
律
己
從
嚴
等

等
，
理
當
更
適
合
上
圖
書
館
的
年
青
朋
友
借
鏡
。

此
公
選
的
四
條
，
都
有
毛
病
。

讀
書
不
宜
貪
多
務
得
，
除
非
是
治
學
初
有
小
成

的
成
年
人
，
才
可
以
學
這
個
﹁
貪
﹂
字
。
放
在
圖

書
館
，
怕
會
誤
導
後
學
。
已
故
中
國
語
言
學
家
季

羨
林
先
生
認
為
廿
一
世
紀
的
中
國
青
年
應
該
除
了

中
西
貫
通
、
古
今
貫
通
之
外
，
還
應
該
做
到
文
理

貫
通
。
所
以
，
年
青
人
讀
書
在
起
步
時
實
不
宜
過

貪
，
應
該
先
行
做
到
初
級
的
﹁
三
貫
通
﹂。
而
即
使

掌
握
了
最
基
本
的
常
識
、
知
識
，
再
進
修
亦
不
宜

過
﹁
貪
﹂，
應
該
有
方
向
和
目
標
，
然
後
才
在
相
關

的
科
目
去
﹁
貪
﹂。
例
如
喜
歡
研
究
汽
車
，
認
定
了
方
向
，
才

可
以
在
中
外
運
輸
史
、
機
械
工
程
、
汽
車
設
計
、
駕
駛
技
術

等
等
領
域
去
盡
情
的
﹁
貪
﹂。

﹁
以
悔
字
改
錯
﹂
不
能
算
有
大
錯
，
只
是
若
過
分
強
調

﹁
悔
﹂
而
忘
記
了
﹁
補
過
﹂，
亦
不
是
對
症
下
藥
。
現
時
許
多

年
輕
人
犯
了
錯
之
後
，
只
知
自
己
悔
自
己
的
，
不
知
要
認
錯

和
補
過
，
個
別
鑽
了
牛
角
尖
還
會
自
殺
了
斷
。

﹁
以
吝
字
防
口
﹂
就
要
斟
酌
。
原
作
者
據
說
是
清
代
人
，

清
代
文
字
獄
大
盛
，
因
為
講
﹁
錯
﹂
說
話
、
寫
﹁
錯
﹂
文
章

而
惹
禍
，
自
己
喪
也
罷
了
，
還
會
連
累
親
屬
，
所
以
不
能
不

﹁
吝
﹂。
我
們
今
天
的
環
境
仍
有
相
當
言
論
自
由
，
講
真
話
而

得
罪
權
貴
，
當
然
還
會
招
惹
麻
煩
，
但
是
後
果
不
致
於
那
麼

嚴
重
，
就
未
必
要
﹁
吝
於
言
﹂
了
。

﹁
以
媚
字
奉
親
﹂
亦
嫌
過
火
。
齊
景
公
問
政
於
孔
子
，
孔

子
說
：
﹁
君
君
、
臣
臣
、
父
父
、
子
子
。
﹂
即
是
說
為
君
要

行
君
道
，
臣
行
臣
道
，
父
行
父
道
，
子
行
子
道
。
為
子
之

道
，
雖
然
要
孝
敬
，
但
也
不
能
到
媚
的
地
步
。
孔
子
說
：

﹁
事
父
母
幾
諫
，
見
志
不
從
，
又
敬
不
違
，
勞
而
不
怨
。
﹂
既

要
當
諫
則
諫
，
就
與
一
個
媚
字
勢
不
兩
立
了
。
這
是
對
一
般

事
情
而
言
。
先
秦
儒
家
認
為
如
果
父
母
犯
了
無
可
饒
恕
的
大

罪
，
人
子
只
好
拋
棄
一
切
，
攜
了
父
母
逃
亡
。
後
世
觀
念
不

一
樣
，
﹁
大
義
滅
親
﹂
亦
可
。

常
聽
人
說
：
﹁
君
要
臣
死
，
臣
不
死
是
為
不
忠
；
父
要
子

亡
，
子
不
亡
是
為
不
孝
。
﹂
並
認
為
這
是
中
國
傳
統
思
想
，

要
不
得
。
曾
經
請
教
過
學
問
湛
深
的
前
輩
，
都
是
不
知
出
自

何
經
何
典
。
後
來
一
想
，
會
不
會
是
近
代
劇
作
家
的
創
作
？

印
象
中
，
似
乎
粵
劇
名
丑
生
梁
醒
波
先
生
就
唸
過
以
上
的
口

白
。
那
不
是
儒
家
思
想
的
一
部
分
。

字字都是病

檳
城
號
稱
是
亞
洲
美
食
天
堂
，
許
多

旅
遊
單
張
也
把
檳
城
的
美
食
吹
得
天
花

亂
墜
。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把
檳
城
評
為
二

○
一
二
年
亞
洲
十
大
最
佳
小
吃
城
市
。

但
是
我
們
在
檳
城
四
天
，
除
了
早
餐
在

酒
店
裡
吃
那
乏
味
的
自
助
餐
外
，
每
天
都
得
為

午
晚
飯
奔
波
籌
謀
。

究
竟
哪
兒
有
美
食
？
我
們
自
駕
汽
車
，
兜
兜

轉
轉
，
九
頓
正
餐
，
卻
嚐
不
到
什
麼
美
味
。
連

我
們
在
香
港
潮
州
小
店
隨
時
可
吃
到
的
﹁
炒
粿

條
﹂，
在
檳
城
吃
了
三
頓
，
也
沒
有
香
港
一
般

小
吃
店
的
好
。

茲
不
厭
求
詳
地
把
吃
飯
的
經
歷
羅
列
如
下
：

第
二
天
中
午
，
找
不
到
什
麼
合
意
的
食
店
，

終
於
走
進
一
家
有
八
十
二
年
歷
史
的Y

en
g

K
eng

酒
店
的
樓
下
餐
廳
覓
食
。

吃
了
兩
個
菜
，
普
通
得
很
，
也
不
是
大
魚
大

肉
，
便
要
八
十
多
元
馬
幣
，
還
要
連
稅
加
百
分
之
十
六
。

晚
上
決
定
去
闖
一
個
大
牌
檔
集
市
，
以
為
像
新
加
坡
那

樣
的
，
既
衛
生
又
實
惠
。
點
了
二
十
串
雞
、
牛
肉
沙
爹
、

一
碟
炒
粿
條
、
一
碟
蠔
煎
，
再
加
肉
骨
茶
。
炒
粿
條
只
是

一
團
膏
狀
的
米
粉
，
蠔
煎
竟
然
炒
不
熟
，
肉
骨
茶
也
並
不

美
味
。
也
許
因
為
蠔
煎
不
熟
的
緣
故
，
回
來
竟
然
拉
肚

子
。第

三
天
去
汽
車
城
，
便
在
附
近
的
商
場
小
吃
店
吃
雞

飯
，
這
種
快
餐
式
的
雞
飯
，
比
香
港
一
般
快
餐
店
的
更

差
。晚

飯
又
去
另
一
處
大
牌
檔
集
市
吃
，
這
個
大
牌
檔
的
東

西
比
前
一
個
好
，
但
遠
不
及
新
加
坡
的
，
檳
城
類
似
的
大

牌
檔
集
市
甚
多
，
水
準
不
一
。

翌
日
去
遊
小
印
度
社
區
，
印
度
花
樣
的
東
西
林
林
總

總
，
他
們
的
花
式
長
裙
頗
為
搶
眼
，
本
來
擬
買
一
件
送
給

孫
女
，
但
又
不
知
她
的
愛
好
。
結
果
只
買
了
一
些
小
飾
物

和
焚
香
。

在
小
印
度
社
區
吃
一
頓
印
度
小
食
，
一
塊
炸
魚
算
是
相

當
可
口
，
其
他
的
便
很
一
般
了
。

晚
餐
去
一
家
叫
﹁
荷
塘
月
色
﹂
的
中
菜
館
吃
，
名
字
十

分
高
雅
，
但
一
碟
炒
河
粉
仍
然
十
分
不
濟
。
其
他
的
幾
碟

菜
色
也
多
平
平
無
奇
，
並
不
是
中
國
菜
的
特
色
。
吃
了
這

麼
多
頓
，
倒
壞
了
檳
城
美
食
的
招
牌
。

檳城「美食」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居
住
西
雅
圖
的
姪
女
阿
琳
，
最
近
﹁
淪
﹂

為
雙
失—

—

失
業
兼
失
戀
。
難
得
空
閒
和

自
由
，
於
是
單
獨
一
人
跑
了
去
挪
威
看
北

極
光
，
欣
賞
造
物
主
舞
動
七
彩
畫
筆
，
在

天
空
塗
鴉
。

北
極
光
出
現
最
頻
密
的
季
節
是
十
月
、
二
月

和
三
月
，
高
峰
時
段
是
晚
上
十
點
至
凌
晨
一

點
。
阿
琳
穿
上
羽
絨
大
衣
和
雪
靴
，
在
冰
天
雪

地
裡
等
候
了
三
晚
，
因
天
氣
惡
劣
和
濃
霧
密

罩
，
北
極
光
沒
有
出
現
。

第
四
晚
阿
琳
太
疲
倦
，
沒
有
去
，
北
極
光
卻

出
現
了
。
翌
日
她
要
離
開
挪
威
，
最
後
的
一
晚

遺
憾
收
場
。
她
含

淚
說
，
不
會
舊
地
重
遊

了
，
注
定
與
北
極
光
無
緣
；
就
像
失
去
了
的
愛

情
，
無
緣
廝
守
終
生
。

緣
分
，
可
遇
不
可
求
。
當
年
中
學
畢
業
旅

行
，
去
東
坪
洲
觀
日
出
。
住
了
兩
夜
，
通
宵
達

旦
在
沙
灘
上
打
橋
牌
聽
音
樂
，
等
待
日
出
海
灣
那
一
刻
，

可
惜
無
緣
。
結
婚
蜜
月
旅
行
，
去
台
灣
阿
里
山
觀
日
出
，

坐
蒸
汽
火
車
繞
山
而
上
，
驚
心
動
魄
；
凌
晨
出
動
，
攀
山

越
嶺
去
霸
佔
有
利
位
置
賞
日
。
折
騰
整
天
，
可
惜
始
終
與

日
出
無
緣
。

多
年
前
居
住
港
島
赤
柱
龍
德
苑
，
有
一
天
清
晨
約
五
點

半
，
在
廣
場
巴
士
總
站
等
小
巴
。
突
然
間
轉
頭
一
看
，
只

見
一
輪
紅
日
緩
緩
地
從
東
面
海
岸
升
起
。
小
巴
來
了
，
不

捨
得
登
車
離
去
；
這
一
刻
，
好
像
等
了
半
輩
子
。

緣
分
要
來
的
時
候
，
擋
也
擋
不
住
。

懷
念
在
東
坪
洲
沙
灘
，
與
一
班
親
密
同
學
通
宵
胡
鬧
的

那
兩
晚
，
也
懷
念
阿
里
山
的
古
樸
原
林
。
人
生
苦
短
，
何

必
耿
耿
於
懷
那
無
緣
的
日
出
？

俗
語
說
，
﹁
天
涯
何
處
無
芳
草
﹂。
安
慰
阿
琳
，
挪
威
看

不
到
北
極
光
，
何
妨
轉
往
芬
蘭
？
在
那
裡
，
可
以
野
外
紮

營
，
圍

熊
熊
篝
火
，
靜
候
北
極
光
出
現
；
或
者
，
入
住

建
起
圓
形
玻
璃
頂
的
小
屋
，
躺
臥
床
上
，
迎
接
北
極
光
來

臨
；
到
時
，
有
緣
人
可
能
躺
在
身
旁
作
伴
。

當
七
彩
光
線
天
空
飛
舞
時
，
頓
感
人
生
渺
小
，
宇
宙
無

限
。 緣 分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先
母
生
前
常
教
導
我
們
兄

妹
：
﹁
要
與
人
為
善
。
不
利
己

又
不
利
人
的
事
，
千
萬
不
要

做
。
﹂
母
親
金
石
良
言
是
我
畢

生
的
座
右
銘
，
受
益
不
淺
哩
。

遺
憾
的
是
，
當
下
社
會
風
氣
日

劣
，
皆
因
有
一
小
撮
人
﹁
聲
大
夾
無

準
﹂，
做
出
一
些
無
理
性
，
甚
至
無
人

性
的
言
行
，
很
不
幸
地
幾
破
壞
香
港

國
際
形
象
，
真
教
人
心
痛
。
就
以
四

月
廿
四
日
川
雅
安
發
生
七
級
大
地
震

慘
劇
，
行
政
長
官
梁
振
英
提
議
香
港

捐
款
一
億
賑
災
表
同
胞
連
心
之
情
。

很
可
惜
，
執
筆
之
時
，
某
些
﹁
逢
中

必
反
﹂
者
，
通
過
媒
體
以
內
地
官
員

貪
污
問
題
而
反
對
援
手
，
在
立
法
會

撥
款
會
議
又
因
拉
布
而
暫
未
能
通
過

一
億
元
賑
災
撥
款
。
若
下
次
會
議
仍

然
未
獲
撥
款
的
話
，
香
港
國
際
形
象

大
損
。
全
球
大
愛
無
疆
，
每
個
地
區

對
受
天
災
地
區
都
本

人
道
立
場
伸

出
支
援
之
手
，
出
錢
出
力
援
助
義
不

容
辭
。
香
港
與
四
川
都
是
同
根
生
，

心
連
心
，
血
濃
於
水
的
關
係
，C

Y

和
林
太
都
公

開
表
示
，
內
地
政
府
有
專
門
機
構
處
理
，
相
信

賑
災
款
項
必
會
作
妥
善
專
人
負
責
。

﹁
救
災
如
救
火
﹂
此
話
是
警
世
金
句
，
賑
災

款
項
及
物
品
要
快
速
到
位
不
能
有
延
誤
。
善
心

的
港
人
都
希
望
反
對
者
仔
細
考
慮
思
量
，
以
大

局
為
重
，
以
人
道
為
重
，
做
出
利
人
又
利
己
的

決
定
，
火
速
通
過
撥
款
，
急
急
送
出
撥
款
到
雅

安
賑
災
去
。

事
實
上
，
香
港
人
的
慈
善
大
愛
之
心
舉
世
稱

譽
的
。
香
港
善
長
仁
翁
多
的
是
。
中
聯
辦
是
四

川
與
香
港
善
長
的
聯
絡
機
構
，
上
周
三
早
上
，

我
陪
同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戴
德
豐
、
余
國
春
等

首
長
攜
二
百
萬
元
支
票
往
中
聯
辦
，
由
殷
曉
靜

副
主
任
接
受
，
接

又
見
保
良
局
鄭
主
席
也
攜

上
二
百
萬
元
支
票
表
心
意
。
我
笑
語
殷
曉
靜
副

主
任
﹁
收
善
款
收
到
手
軟
啦
﹂，
殷
大
姐
謙
厚
地

答
道
：
﹁
感
謝
香
港
同
胞
的
善
心
和
關
愛
。
無

情
天
災
，
有
情
人
間
，
同
胞
互
助
，
捐
款
賑
災

是
合
情
合
理
的
。
當
然
，
反
腐
也
是
要
支
持
，

加
強
監
察
災
款
使
用
是
妥
當
是
應
該
的
。

無情天災 有情人間
思　旋

思旋
天地

上
一
周
的
頭
等
大
事
毋
庸
置
疑
是
雅
安
地

震
，
這
個
多
災
多
難
的
地
區
在
歷
經
汶
川
大
震

後
，
再
一
次
山
崩
地
裂
。
同
樣
的
場
景
，
同
樣

的
牽
掛
，
同
樣
的
熱
情
，
不
同
的
，
是
在
這
場

景
、
牽
掛
和
熱
情
下
，
人
們
情
不
自
禁
比
五
年

前
多
出
了
更
多
反
思
。

最
重
要
的
反
思
之
一
就
是
﹁
科
學
﹂，
這
層
意
思
早

在
災
情
乍
現
時
就
被
新
上
任
的
李
總
一
語
點
明—

—

地
震
發
生
不
足
五
小
時
，
總
理
李
克
強
就
在
趕
往
災

區
的
路
上
一
再
強
調
：
﹁
要
科
學
救
援
，
一
定
要
科

學
救
援
！
﹂
小
狸
承
認
，
在
通
過
手
機
推
送
第
一
時

間
看
到
李
總
說
出
的
這
句
話
時
，
眼
前
真
的
一
亮
，

﹁
科
學
救
援
﹂
這
種
概
念
能
在
大
型
突
發
事
件
中
第
一

個
被
中
央
高
層
率
民
眾
之
先
提
出
，
無
疑
是
一
種
時

代
的
進
步
，
是
一
種
比
喊
話
更
能
讓
人
安
心
的
力

量
。李

總
的
話
讓
人
欣
慰
，
但
李
總
的
話
也
有
另
一
層

意
思
，
那
就
是
我
們
之
前
的
救
援
不
夠
科
學
。
也
許

真
的
是
在
李
總
講
話
的
帶
領
下
，
過
去
數
日
，
民
眾

及
媒
體
的
焦
點
無
一
例
外
都
集
中
在
此
次
救
援
中
的

一
些
﹁
不
科
學
﹂
的
地
方
，
而
聚
焦
得
越
多
，
越
讓

人
觸
目
驚
心
，
如
何
最
大
程
度
地
避
免
天
災
前
後
的

﹁
人
禍
﹂，
成
為
科
學
救
援
所
面
臨
的
最
大
課
題
。

焦
點
之
一
在
於
志
願
者
。
汶
川
地
震
時
，
大
量
自
發
前
往
災

區
救
援
的
社
會
力
量
曾
經
成
為
一
道
亮
麗
的
風
景
線
。
許
是
受

其
影
響
，
此
次
雅
安
地
震
後
，
亦
有
大
批
社
會
人
士
自
行
湧
向

災
區
準
備
參
與
救
援
。
然
而
，
在
沒
有
管
理
更
沒
有
科
學
管
理

的
情
況
下
，
這
些
志
願
者
並
沒
有
幫
上
想
像
中
的
﹁
大
忙
﹂，
反

而
添
了
﹁
大
亂
﹂—

—

把
通
向
災
區
的
交
通
要
道
堵
了
個
結
結
實

實
，
有
報
道
稱
，
大
量
專
業
救
援
車
輛
卡
在
車
流
中
幾
小
時
才

能
挪
動
十
米
。
幾
個
小
時
，
這
對
於
最
長
不
超
過
七
十
二
小
時

的
黃
金
救
援
時
間
來
說
，
是
多
麼
高
昂
的
代
價
！

不
止
如
此
，
有
比
較
尖
刻
的
媒
體
和
博
主
更
毫
不
客
氣
地
指

出
，
這
些
﹁
志
願
者
﹂
當
中
，
有
廠
家
在
裝
了
物
資
的
卡
車
上

扯
滿
漫
天
橫
幅
﹁
打
廣
告
﹂
；
有
主
持
人
濃
妝
豔
抹
在
災
區
嚎

啕
作
秀
；
有
中
學
生
赤
手
空
拳
僅
帶
兩
瓶
礦
泉
水
就
駕
車
衝
災

區
；
甚
至
還
有
周
邊
地
區
閒
人
﹁
擠
過
去
看
熱
鬧
﹂⋯

⋯

而
正

是
這
些
或
﹁
愚
昧
無
知
﹂
或
﹁
居
心
叵
測
﹂
的
所
謂
﹁
志
願

者
﹂，
堵
死
了
生
命
通
道
，
草
菅
了
他
們
不
認
識
的
人
命
。

在
這
種
大
是
大
非
、
人
命
關
天
的
事
情
上
，
小
狸
不
願
妄
評

別
人
的
愛
心
，
但
專
業
救
援
力
量
被
私
家
車
堵
路
卻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
好
心
辦
壞
事
﹂
永
遠
比
﹁
壞
心
辦
壞
事
﹂
更
讓
人
鬱

悶
，
而
不
管
是
好
心
還
是
壞
心
，
都
只
有
在
科
學
管
理
下
才
能

做
到
不
讓
人
傷
心
。

︵
上
︶

科學是第一生命力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20多年前，北京人貶低他人的常用口頭語是：
你真「農民」！
意思是你很老土，很落後。那時候，北京人對

農民的看法，就是這樣。
雖然北京人家向前追三代，大多數都來自農

村，雖然人們知道沒有中國農民的犧牲，就沒有
中國革命的勝利，沒有中國城市的發展，可北京
人依然看不起農民。
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農民的印象是個奇怪的

混合體：樸實、奉獻、狡猾、愚昧等等都能用來
形容農民。解放前，中國農民挖地道，打游擊，
做軍鞋支持革命，貧下中農是堅定的革命群眾；
可解放後，農民又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窮親戚。
《白鹿原》走俏後，有人還把貧下中農看成了二流
子。
不過，堅韌地受苦，可能是中國農民最突出的

特點。文革時我一個親戚被發配去插隊的那個山
西小村，農民幹一天活兒只賺9分錢，不夠吃飯。
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村支部書記都要開了介紹
信帶隊去太原要飯。知青成天吃糠咽菜肚子越吃
越大，飢餓難耐時就學會了偷雞摸狗。困難時
期，我婆婆的大姐從安徽農村逃到北京，一口氣
吃了半鍋麵湯才沒被餓死。
為了少受苦農民就得學機靈。我插隊那村的村

辦廠跑外的銷售員到北京出差，為省一毛錢車費
常故意坐過了站。無論到哪兒他的眼睛都滴溜亂
轉，尋找可鑽的空子。農民式的狡猾，是弱者對
付強者的智慧。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後，土地承包了，

農民跑到城裡來做工，國企生產線上農民工很快
全面取代了正式工，因為農民只有一個心思：幹
活兒賺錢！很快城裡刨坑種樹、掃大街、收破爛
等髒累活兒，就全由農民工包了。上世紀80年代
鄉辦企業風起雲湧 ，農民精英開始嶄露頭角。農

民企業家風塵僕僕、斜背劣質皮革包四處奔波。
成為北京人嘲笑的對象。
中國農民富起來，似乎不過在一夜之間。 上世

紀90年代，北京郊區農村開始出現高高的院牆，
富麗厚重大門。城裡人還騎自行車時，農民已經
買得起卡車和轎車了。蔬菜大棚的興起，讓京郊
農民成為名副其實的「先富一族」。
南方農民是最先富起來的。經濟發達、基層政

權清廉的鄉村，家家有一座小洋樓，一輛小汽
車，家家是百萬元戶，千萬元戶也不新鮮。一個
普通的農民之家，比北京部長級幹部都寬敞富
麗。一位南方農民說：「外國怎麼樣？我們鄉下
現在的日子比國外好！」那些山清水秀又富裕的
村子，讓大學生爭先恐後地去落戶。
如今北京人對農民的看法是：膽大，啥都敢

幹！雖然有造假村等「劣幣」存在，可也有更多
鄉村走上合法致富的陽光道。去江浙，見到那兒
農民辦的實業以及商業興旺發達，模具、電機都
形成了規模化生產，加入到大生產的產業鏈。在
那些鄉村，農業只是鄉村經濟產業鏈中的一環。
曾去過江浙一家著名的汽車零部件民企。那個

30年前由小鐵匠舖起家的鄉辦廠由萬向節幹起，
早已成為跨汽車、金融、農業等多行業經營跨國
公司。那兒技術部門裡碩士、博士比比皆是，甚
至還有博士後工作站。那兒的員工收入早就比國
企高出一截。中高層年薪十年前就達幾十萬甚至
上百萬元。工人多是當地農民，清晨下田之後就
開 汽車去上班。那裡的鄉村家家有漂亮的小洋
樓，倒是作為企業創史人的總裁，那時還住 簡
樸的老房子，喜歡的是清晨夜晚的靜靜閱讀，認
為兒時沒有讀書需要惡補。他掛在口頭上的話依
然是：「我們農民」。
還有一位被稱為「汽車瘋子」的農民企業家，

他的企業收購世界著名汽車品牌之後，依然是一

身工作服，跟工人吃一樣的盒飯，穿30塊錢一雙
的鞋子。他的理想，是與世界汽車列強競賽造
車。大膽弄潮的農民企業家總讓人想到中國歷史
上的農民領袖，那種豪邁，似乎來自農民與土地
的神秘紐帶。人像大樹，腳踏實地扎根於土地，
就有使不完的氣力。
農民在城市逐漸抬起了頭。以前北京天意市場

做小生意的農民都是低眉順眼的，現在他們變得
財大氣粗，對零售小生意愛搭不理。商城攤販變
成了年輕的農民後代。他們邊盯 筆記本電腦邊
打點生意，有的人比城裡年輕人更富。他們進路
有城市，退路有老家宅基地與承保田，心氣比前
輩高得多。
城市化中，讓北京最富裕的群體中有了被拆遷

的農民，城市化運動造就了一批靠政策一夜暴富
的農民。我住的小區不少原住民補償了好幾套產
權房，個個身家千萬元。他們開 寶馬、奔馳，
成天喝酒打牌。北京人現在一提
起城中村改造，心中嫉羨交加。
更年輕的農民不再熱愛土地，不
再視勞動為神聖。鄰居請了個90
後農村小保姆，姑娘早起梳洗打
扮之後，邊慢悠悠地喝咖啡看電
視，然後下樓與保安打情罵俏。
老人叫她做事，從來愛搭不理。
現在北京園林、保安等比較累的
活兒，只有頭髮花白的農民工才
肯幹。
雖然農民「被城市化」了，城

裡人卻做起了農民夢。早在幾年
前，為躲開污染與擁擠，北京掀
起去郊區租地種田的時尚。幾年
前延慶一個農家院20年租金不過
三萬元，現在30萬元也租不到

了。每個周末，很多北京人都會開車去鄉下別墅
度假，吃自種的蔬菜水果，安靜地讀書睡覺。農
民學會了靠出售鄉村生活致富。那些被改造成旅
館的農家小院已不是真實的鄉村，只是一種旅遊
商品而已。
當城市化席捲全球、小農生活快被消滅殆盡

時，文明世界也掀起回歸鄉村的熱潮。搬到鄉村
去當農民，成為很多生態環保人士的選擇。去不
了鄉村的，就在城市做鄉村夢。美國帕莎迪納市
的德威斯一家，把他們在城市的院子改造為種蔬
菜水果的田園，20多年來做到了自給自足。過上
簡單而健康的生活。得過「女王終身成就獎」的
著名作家塔莎．杜朵，終生的事業就是營造了一
個開滿鮮花、莊稼茁壯的農莊。她邊勞作邊寫
作，集農婦與作家為一身。開拓自然的勞動中，
荒野變成了家園，辛苦變成度假。隱居鄉間，才
能保持新鮮的靈感。
人的骨子裡為什麼如此深愛鄉村生活？因為渴

望小農的獨立與自由。當今北京人的時興之一就
是：「我在鄉下當農民。」
當農民不再是落後與貧窮的象徵，鄉村的田園

之夢，就會回到心中。

我們眼中的農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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